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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 篇

天还麻麻亮，在省医院门诊部排队挂号的，依顺序排起了

行行或密或疏的队。一个看来三十多岁的中年妇女，穿一套

银灰色纯毛哗叽西服套裙，脚上一双与衣裙配套的银灰色半

高跟皮鞋，她先拣一块石头给自己作“替身”排队，然后找个清

幽去处——坐在离队不远处的花坛旁，靠着一棵梧桐树闭目

养神。虽是初夏，但夹杂着万年青的甜香、树木花草的清香与

医院里特有的漂白粉刺鼻味儿的晨风一阵袭来，梧桐树枝叶

上冰冷的露珠滴嗒落在她的脸上、身上，使她打了个寒噤。睁

眼一看，不到十分钟排队的人越来越多。一会儿，人们纷纷站

起来，代人站队的报纸呀石头呀什么的已统统被人取而代之，

她才站到队里来。

要知道，四川人口之多乃全国之冠，病人自来多，医院少，

名医汇萃之地，自然更僧多粥少。今天礼拜五，不少名医都要

门诊，名医只能挂５个号。０

此时，一个满脸胳腮胡子脸色黝黑的高个儿中年男子，披

一件黑色的大衣踉踉跄跄朝挂号室奔去：“我，我是从西藏来

的，路上大雪封了山，坐车整整走 ”他了一个月才到成都⋯⋯

一口流利的普通话，旁若无人地向前走去。从摇摆着的脏大

衣里发出一股酥油、酒与男人特有的汗渍味儿。不知何故，人

们不由自主地为他让开一条道，让他排在第一名。她从小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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格矜持，不论走在哪儿，都两眼平视前方，目不斜视，但那个自

称从西藏出来的人的声音却使她大吃一惊，这声音何等耳熟，

是他？但他的声音热情豪爽响亮，从无半点嘶哑苦涩味儿，更

何况那粗犷的身材、那满脸的络腮胡子，尤其那满身油污，发

出难闻的气味儿更不是他！看着他醉汉般摇摇摆摆地向前走

去，她不禁脸一红：四十岁的人又不是小姑娘，却像初恋的豆

蔲少女般敏感，并像一个天真烂漫的姑娘一样有着儿童心理，

脑子里装满幻想。不是么，看“样扳戏”电影《红灯记》，一看见

李玉和说一声“：谢谢，妈！”唱起“临行喝妈一碗酒，浑身是胆

雄赳赳⋯⋯”时，那李玉和腰一拍，头一仰，两眼望着远方时，

她就认为这神情，特别是那额头，那眼神极像他。从此，每次

演电影《红灯记》，她都百看不厌。还有一次，她在火车上，发

现一个乘务员很像他，为此，她目不转眼地打量着那个乘务员

好久，心里咚咚地狂跳，对自己说“：就是他，没错，就是他！”正

当她喊出了“姚”字时，火车到站了，那乘务员操着地地道道的

成都话：广元火车站到了，下车的旅客请收拾好行李准备下

车！才使你从迷梦中猛醒“：他是江苏人，绝不是成都人！”才

使你避免出洋相。当你清醒过来后再看那个乘务员，发现除

身材有点像他之外，其他方面（特别是气质）没有半点像他！

“你怎么把任何一个人都认作他？真是乱弹琴！”想到这里，她

自嘲地苦笑了。

她拿着挂号单挎着米黄色的小挎包，来到二楼外科一诊

断室外的长木靠椅上坐下。

一位长脖削肩的年轻女护士拿着一个长方形的硬壳本，

站在一号外科门诊室前喊“：一号！“”到！”先前那个自称从西

藏出来的男子急急应声道。“什么名字？”护士接过他的挂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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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一边飞快地放在硬壳本上写着什么一边问“：姚启荣？”声音

刚落，坐在椅子上等着就医的她像机器人按了电钮通了电般

“腾”地站了起来，疾步走上前去，对他细细打量起来。他正焦

急地注视着室内的医生，对从侧面瞅他的她浑然不觉。似一

根看不见的神秘的绳子系着他和她一样，他向门诊室走去，她

也步步紧跟，直到女护士拦住她“：还没有叫你呢，你这个人才

性急！”才使她清醒过来⋯⋯

一、北京在你面前将展现

一个光辉灿烂的世界

小金是从小乡镇来到华大读书的，真可谓“朝为田舍郎，

暮登天子堂”，足不出县的她坐了三天两夜火车一到北京站，

看到的世界竟是那么热闹、那么辉煌，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

⋯⋯月光溶溶，秀湖畔翠峰起伏错落有致，微风吹拂，湖水中

倒映着月亮、星星，以及华大的标志博雅塔的塔影、随水摇曳

的柳枝与古色古香的石舫也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，构成

了一幅深邃神妙的美妙图画。湖心岛的石舫上，一群少男少

女——国文系一年级全体同学正在中秋佳节赏月。他们吃着

粒大汁多味甜色艳的玫瑰香与红玛瑙葡萄，还有皮薄化渣又

香又脆又甜的京白梨，自然还有月饼花生瓜子。该她们班表

演了，她急忙站起来。四个女生表演了具有少女天真活泼娇

憨神态的“草笠舞”，随着悠扬的琴声，她们手拿草笠，迈着轻

快的舞步，踏着节拍边歌边舞，给这月夜的湖光、塔影增添了

盎然生机，增添了无限诗情画意。就在那天晚上，刚踏进燕园

不到一月的小金，觉得自己的心完全被秀湖吸引，她的身心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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她的灵魂都与秀湖生生世世水乳般交融在一起了⋯⋯

北京人（包括在北京工作的外省人）真好！她，一个从未

出过县城的十八岁的姑娘，生平第一次千里迢迢离家上华大，

一上火车遇上的全是好人！他们都是在北京工作的大哥哥，

一个姓李，在北京某科研所工作，他给她介绍了北京的风土人

情，告诉她旅途中的基本常识。得知她读国文系后，为她描绘

出一幅令人心往神驰的学习情景：星期天带本小说去颐和园

既欣赏了驰名中外的美丽风景，又陶冶了文人的性情，也增长

了学问。到了西安，他有公事需耽误几天下了车，怕她在路上

有闪失，他回京后专程去系办公室新生报到处打听她，听说她

已报了到心中一块石头才落了地。怕打扰她耽误她宝贵的学

习时间连面也未与她见便在人海中消失，今生今世说不定再

也见不着他了。还有一个大哥哥是从天津上火车的，是一个

年近三十的军官，他一上车就坐在她对面，刚把绿色的军帽挂

在衣帽钩上，就热情地问：“小妹妹，你从哪里来？干嘛一个

人坐车？”她被他真挚的笑容打动了，便如实告诉了他。他很

高兴问她家里有几个人，她说她是独生女，还有爸爸妈妈。火

车到北京站后，他亲自帮她提行李从天桥下地道走出北京站，

当时已是晚上１１点，一直来到写着“欢迎华大新生”的大红横

幅前，把她送上校车，他才离去。

到华大不到一月就到了国庆。姑娘们七手八脚忙忙碌碌

地化好妆，坐上校车直奔天安门广场。天安门广场已成了欢

乐的海洋。巨大红色横幅下装饰着金光闪闪的长长流苏，上

面有毛主席亲笔提写的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：中华大学。就

与城墙上的展现在天安门广场的最佳位置—— 毛主席巨幅画

像仅仅隔着一座金水桥！探照灯聚光灯与各种闪烁的霓虹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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把天安门照得如同白昼，在紧靠金水桥的挨天安门城楼最近

的中央区属大学区，华大左边是国大，右边是民大。同学们都

穿上世界各国与我国各族的鲜艳的民族服装。这边跳起了藏

舞《洗衣歌》，那边跳起了《丰收舞》这边跳起了《亚非拉人民

要解放》，那边跳起了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）。电影电视摄

相穿梭其间。由于精心组织巧妙安排，偌大的天安门广场并

井有条，乐而不乱，无论表演者、围观者还是坐下来欣赏礼花

烟火者，均自得其乐，无不尽兴。

晚十点，天安门广场四周一阵礼炮响，放礼花了！犹如给

欢乐的海洋欢上加喜，锦上添花。是成百上千的天女把她们

花蓝里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鲜花纷纷扬扬洒向人间？是飞起

彩龙三百万的五颜六色闪闪发光的鳞甲满天飞？是社稷之神

显圣，把成千上万金色的麦穗稻穗撒向人间，金色的穗子倏然

不见，又再现了万道瑰丽的朝霞满天，瞬间又化为五彩祥云，

瞬间又幻为绚丽多姿光彩耀人的珍珠、 真真巧玛瑙、钻石⋯⋯

夺天工！舞罢盘膝而坐观礼花烟火，高中时一位老师告别的

话语在她耳边响了起来：“北京将对你展开一个光辉灿烂的辉

煌世界！”

二、为保卫毛主席，甘洒热血写文革春秋

文革前夕，学校安排中文系一年级的学生与工农兵相结

合，下京郊煤矿，把批判“三家村（”即“反党反社会主义”的三

个文人邓拓、吴晗、廖沫沙）的运动引向深入。小金的班下到

京山煤矿，除华大外还有北京其他高校的同学。京山的气候

与西郊的华大大不相同：时值初夏，华大与城里一样炎热而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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燥，穿一件短袖上衣还直出汗，这里却凉爽宜人：往往是晚上

下雨天亮前就晴了，像春天一样艳阳高照，那碧蓝碧蓝的天空

是那么空明洁净一望无涯，仿佛是造化之神刚刚倾东海之水

清洗过，蓝幽幽的分外迷人。

可煤矿里又是另一个天地。作为对什么事都感到新奇的

姑娘们，嘻嘻哈哈地穿上工作服，脚蹬一双高统雨靴，头戴一

顶安有矿灯的柳条帽，细腰上挺神气地扎一条皮带，完全变了

另一个人。大家都禁不住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直乐，然后下矿

参观。坐上“哐 哐 ”作响的拉煤小火车，看着鼓风机“呼

呼”地把新鲜空气鼓进隧道里。下车后，凭着头上的矿灯照

射，同学们“ 叭叭”地踏过洼着水的隧道，深一脚浅一脚地

走，亲眼看见了工人们用电风镐采煤的场面。只参观了两三

个小时，上地面来洗澡，头发尤其是耳朵里的煤灰一个礼拜也

没洗尽，不禁对矿工们油然产生了敬佩之情：他们没半句闪光

的豪言壮语，却默默无闻地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掘“乌金”，在

黑暗里泥里水里摸爬滚打，像普罗米修斯，给人类盗来了象征

光明温暖的火种⋯⋯

一天，领队的老师分小金到一个工段组批判“三家村”之

一邓拓的《燕山夜话》，其中有一篇叫做《一个鸡蛋的家当》。

大意是一个家徒四壁的穷光蛋终于有了一个鸡蛋，这蛋是他

家唯一的家当。这个穷光蛋日以继夜想入非非，甚至做梦都

梦见蛋孵成鸡鸡又生蛋，如此这般无穷往复终于成了穿金裹

银的大富翁。想得高兴起来仿佛自己已经真的成了大富翁，

情不自禁手舞足蹈。谁知乐极生悲，竟把全部家当——一个

鸡蛋打烂了。她站在麦克风前，看着一个个工人师傅正用期

待的目光望着她，她暗暗下定决心，一定要充分展示自己的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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才，以不辜负他们的期望。为此，头天晚上她就写好了发言稿

并把它背得滚瓜烂熟。宿舍里熄灯后还充分酝酿感情。她出

身苦，若不是共产党毛主席，哪敢梦想读大学？而邓拓他们就

是要反党反救星毛主席。一想起中国又要回到暗无天日的旧

社会，不禁怒火中烧。此刻，十八岁的她扎着羊角辫，穿了一

件很合体的黄底黑格花线呢列宁装，正对着麦克风兴致勃勃

地滔滔不绝。她按当时人民日报批判文章的惯例，上连下套，

无限上纲，说邓拓把我们伟大的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祖国的

辉煌成就比着一个鸡蛋，影射我们伟大的党把国家治理得一

团糟，像蛋打鸡飞一样。她耳畔突然响起了这样一首凄切的

歌：

“旧社会，好比是，

黑格洞洞的苦井万丈深，

井底下压着咱们的老百姓，

妇女在最下层⋯⋯”

她愤怒，她悲伤，激动得声泪俱下，声音颤抖了“：同志们，

工人师傅们，邓拓就是这么诬蔑我们伟大的祖国，伟大的党解

放以来所取得的辉煌成就的，他们就是想要我们回到那暗无

天日的吃人的旧社会，‘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’？”谋矿工人们怎么

也想不通，一个鸡蛋与回到旧社会有什么联系，更不懂啥叫

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”。既然“说什么不可忍”，为什么小姑娘俊

俏的脸蛋胀得通红，泪珠从眼睛里流了出来，并且声音哽咽地

高举手臂呼着口号“：打倒‘三家村’黑帮！“”打倒邓拓吴晗廖

沫沙！”台下有的暗暗纳罕，有的冷眼旁观，有的打着呵欠，有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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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抽着烟，漠然地像看西洋镜般地看着她。就像“狼来了”的

故事一样，第一次说回到吃人的旧社会大家都气愤，有的甚至

泣不成声。据说演《白毛女》歌剧时，有苦大仇深的战士开枪

向扮演黄世仁的演员射击的。说的次数多了，说得大家耳朵

里都长了茧疤，往往连苦大仇深的人也激动不起来了。看到

台下黑压压一大片人竟没有一个人响应，她尴尬极了，窘得脸

上一阵红一阵白。正下不了台时，一瘦高个儿年轻小伙子来

到她面前，他首先对她鼓励赞许地一笑，然后对准麦克风“：工

人师傅们，刚才，这位女同学讲的是这么个理儿：邓拓他们这

些反革命把他们的笔变成了铁锹，成天就用锹使劲儿地挖呀

挖，他们挖什么？他们就是挖我们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墙脚。

他们要变天，使我们回到那悲惨的旧社会。师傅们，如果他们

的罪恶想法实现的话，我们京山煤矿又要像解放前的门头沟

煤矿一样成为万人坑⋯⋯”门头沟的万人坑，凡北京人尤其是

煤矿工人谁个不知，哪个不晓？工人都去参观过，万人坑里个

个骷髅堆堆白骨的可怕形象犹如又在眼前。据介绍，有的矿

工还没断气，就被工头扔进万人坑喂了吃死人肉眼睛吃红了

的野狗。此刻，发言的小伙子正用叨家常般浅显明嘹生动的

语言使他们明白了邓拓就是要他们变成万人坑里的堆堆白

骨。工人们被激怒了，此刻，小伙子举起拳头挥臂高呼“：打倒

邓拓！打倒‘三家村’！”真是一呼百喏，会场上口号声此起彼

伏，雷鸣也似震天动地⋯⋯

文革初期，小金到邻校国大进行“革命串联”，在一个不大

的坝子上正围着黑压压的一群人，中间用饭桌拼成了一个简

易临时讲坛，两派正在唇枪舌战，中心辩题是对工作组反还是

保。一个男同学跳上讲坛，手拿麦克风讲了起来。他举了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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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例子说明工作组是好的，内容翔实思路清晰，说服力较强。

他刚一说完，就赢得一阵阵掌声。这时，一个瘦高个儿轻捷地

跃上讲坛，先问了发言者一个问题，工作组如今是领导运动的

带头人还是已成了运动的绊脚石？。前者一下子结巴起来，回

答的话语模棱两可，闪闪烁烁。瘦高个儿脸上带着自信的微

笑，操一口略带江苏味儿的普通话侃侃而谈：“列宁在《进一

步、退两步》中这样说：‘谈到和机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，决不

应当忘记整个现代机会主义在各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特征：

横棱两可、含糊不清、不可捉摸。机会主义者按其本性来说总

是回避明确地肯定地提出问题。企图找出一种合力，在两种

互相排斥的观点之间像游蛇一样回旋，力图既‘同意’这一观

点，又‘同意’另一观点，把自己的不同意见归结为小小的修

正、怀疑、善良天真的愿望等等。”⋯⋯他的话简洁有力，句句

打中要害，当时引用马恩列斯与毛主席的话来辩论或写文章

是最时髦最受欢迎的。随着他滔滔不绝热情洋溢的发言，仿

佛中心议题已变得微不足道，人们已被他渊博的知识，高屋建

瓴的思路，势如破竹的气概所征服。他犹如一阵从天而降的

狂飚“，保工作组”观点的人只得望风披靡⋯⋯

难忘的Ｂ市大串联，那时，她们这些华大钢杆儿（形容铁

了心的）保李派，被中央文革派遣，在头头李蓬一的率领下，手

持尚方宝剑，踌 市造反。她们一行人踏上了南下躇满志到Ｂ

的列车。那是６６年冬天，文革初期，火车上还不太挤。红卫

兵穿着绿军装，戴着军帽，束一根绿色军用皮带更显得时髦英

俊、英姿飒爽，左臂上戴着《首都红卫兵》袖套。要知道，这是

８月１８日一女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献给伟大领袖、红卫兵

司令毛主席，而毛主席欣然戴在手臂上的啊！胸前别 一个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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底红字（字是由毛主席亲笔写的呀）最高学府《中华大学》校

徽，手持当时最革命最权威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赐的尚

Ｂ市煽文化革命之风，点文化革命之火，方宝剑，赴 把以曾×

×（Ｂ市 市市委揪出来。此时，汽笛响了，市委书记）为首的Ｂ

火车一声长啸，白烟弥满了铁道，车厢喇叭里传来了与此刻气

氛极为融洽的凯旋曲为他们壮行，一种神圣豪迈的感觉在他

们心中升起。此刻，她想起了贴满北京城的一幅宣传画，标题

是：共产主义是不可抗拒的！标题上边是毛主席青年时期梳

着大分头的大半身像：浓黑的剑眉微蹙，眉宇间似凝聚着世界

无产阶级的革命风云。身后的红色风暴象征着世界革命的红

色狂飚正以雷霆万钧的磅礴气势席卷天地六合。“试看将来

之环球，必是赤旗的世界！“”天下者我们的天下，国家者我们

的国家，社会者我们的社会，我们不说谁说？我们不干谁干？

我们不管谁管？“”当今之世，舍我其谁矣！”毛主席号召我们全

身心的投入到文革中去“：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！”我们红卫兵

干的正是这在世界国际共运史上都要大书特书的伟大事业，

而我恰恰生逢其时，投生千万遍，也不及生在这瑰丽的毛泽东

时代！每念及此，总令她激动得热泪盈眶。是啊，这惊天动地

的火车呼啸声，正是我们红卫兵“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

年万户侯”，对旧世界宣战的阵阵呐喊；这吞云吐雾长啸声声

风驰电掣般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，任何想阻挡历的列车，就是

史车轮 ，可笑不自量！此时此刻，历前进的人都是“嘡臂挡车”

史的重任就落在我们年轻的红卫兵小将的肩上。她情不自禁

地唱起了《红卫兵之歌》“：我们对党无限忠诚⋯⋯”几十根心

弦都被这歌声拨动共鸣，战友们全都和着唱了起来：

“我们对毛主席无限热爱，大海不能阻，高山不能挡，高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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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能挡”此刻，唱歌者人人心潮起伏热血沸腾，只要红卫兵司

令毛主席一声令下，叫他们去赴汤蹈火，上刀山下火海，他们

也会毫不迟疑并争先恐后地说到办到，而且以此为最大的幸

福！

“叱哩哐！叱哩哐！”夜深人静，火车车窗外一片浓黑，偶

尔风驰电掣掠过流星般几盏路灯，一阵阵倦意像瞌睡虫般飞

在每个人的身上，战友们或靠几或倚椅闭着眼打瞌睡，她却被

这激动人心的火车车轮声撩拨得难以成眠：她想近日篇篇《参

考消息》上都是外国人清一色歌颂文革的文章，什么七亿人一

个思想，人人都像雷锋那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，大公无私，全

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。“好一个令炎黄子孙代代梦寐

以求的人间天堂——大同世界。”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

贤与能，讲信修睦。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

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，男有分，

女有归。货恶其弃于地也，不必藏于己；力恶其不出于身也，

不必为己。是故谋闭而不兴，盗窃贼而不作，故外户而不闭，

是谓大同。”而文革正是加速到达这理想境界的桥梁，这是多

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事业！至于一些人挨斗挨打甚至

自杀或被整死，即是“阻碍历史潮流”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

黑帮，既然他们要充当挡住滚滚向前历史车轮的“嘡臂”，那么

什么关系呢？咎由自取，把他们轧得粉碎有 不仁慈？笑话！

毛主席教导我们：“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最大的残忍。”

啊，那些疯狂而自豪（而今想起来万分羞愧）的日子，像豪

华型大舞厅的宇宙灯一样五光十色、光怪陆离令人眩目：小金

Ｂ市红卫兵战 Ｂ市们和 友们一起通宵达旦地干，第二天早上

市民一个个瞠目结舌，揉着眼睛仿佛在做梦，西安路一夜之间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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变成了延安路，协和医院变成了反帝医院，辅仁大学变成了革

命大学，路两旁灰不溜秋的高楼大厦一夜之间上了红漆，穿上

了象征革命的红彤彤的新衣。仿佛世界革命的红色风暴与滚

滚洪流刚从这里席卷而过，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⋯⋯李蓬一

率领十几个人与Ｂ市市委书记曾××进行了短兵相接的白

刃战。十多个人对他使用“威力无穷”的毛泽东思想的锐利武

器，打持久战，打疲劳战，轮番轰炸，煞费苦心，问得他答也不

是，不答也不是。

头戴军帽，身穿军装的李蓬一颇有大将风度，此刻，正泰

然自若居高临下地笑看曾××，那神情颇像一只矫健灵巧的

美洲豹正笑吟吟地把刚捕获的羚羊玩于股掌之间。沉吟片

刻，突然厉声问道“：曾××，你为什么要反对毛泽东思想 ？”如

果他答“：我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。”那么光凭这句话也能百分

之百地定他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。因为，此刻李蓬一手里正

握着一把看不见的“中央文革”毛主席赐的“尚方宝剑”，专程

兴师南下来向他问罪的，主要罪名就是反对毛主席，反对毛泽

东思想。如果回答“没有反对毛泽东思想”，那么就是说中央

文革赐李蓬一的尚方宝剑赐错了。那个时候，谁敢说中央文

革任何一个成员（更甭说整个中央文革小组）半个“不”字？那

时，中央文革就是毛主席的化身，谁胆敢说中央文革错了，即

使你是“响 硬梆梆”有“两吨黄金作资本”的毛主席首肯的

六大红卫兵领袖，顷刻间便可以从“领袖”的五彩祥云云端跌

入地狱，更何况是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曾××”？如果他回答：

“我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！”那么就像犯人承认他杀了人

一样不打自招，并主动为自己提供可靠的杀人罪证。曾××

不愧为富有长期丰富斗争经验的老革命家。他略一思考，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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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卑不亢地缓缓回答：“我是一个红小鬼，跟随毛主席他老人

家干革命几十年，南征北战，出生入死，我主观上从来不曾反

对过毛主席，不曾反对过毛泽东思想，不过，由于自己的世界

观没有改造好，客观上有可能无意识地没有百分之百地按照

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是有的⋯⋯”话音未落，便被小金们一片愤

怒的口号声淹没了“；敌人不投降，就叫他灭亡！”

“曾××反对毛泽东思想罪该万死！”

“砸烂曾××的狗头！”⋯⋯

曾××站在那里，面容憔悴，脸色苍白，似乎脸上每条深

深的皱纹里都隐藏着迷惘、痛苦、绝望与疲惫。一头稀疏的白

发随着脸上轻微的痉挛微微飘动。这个样子，就是铁石心肠

的人见了也会动侧隐之心的。小金心稍微一软便自己命令自

己：“对他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，对大救星毛主席的不

忠！”于是小金跟着大家呼口号的声音重新变得响亮，一样充

满真正的无产阶级义愤。正当他们同仇敌忾地高呼声讨的口

号时，曾××趁大家一不留神，猛然推开后边的小门溜走。他

们瞬间回过神后，自然一窝蜂追去，冷不防门口站了一个彪形

大汉把门将军，叉开双手双腿把着小门，凭借身高门小的有利

条件，大有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之势“。把门将军”何许人

也？原来是他们自己的“红卫兵”战友之一。大家见他如此变

节投降，不禁怒火中烧，有个性急的男同学便“啪啪”搧了他几

个耳光，见众怒难犯，他自然不敢还手，从此自然便与他们分

道扬镳了。事后，分析他为什么反常，有人说，是不是他平日

里心肠太软可怜曾××的缘故。了解他的人说他心肠并不

软，绝不是这个原因 市人，。后来，很多人一致认为： 他是Ｂ

别看市委书记今朝落难，但十年河东十年河西，山不转水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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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不定有朝一日他又会官复原职，照旧当他的市委书记。曾

××落难时他帮曾一把，曾一定会对这“雪中送炭”的帮助牢

Ｂ市人，自己（包括他一家人）总有用得记在心。他是 着市委

书记的地方，到那时市委书记“投之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”，真

是一本万利的好生意。究竟他当时是怎么想的，谁也不得而

知。

一天舌战到中午，李蓬一领着他们几个嫡系干将去饭馆

吃饭。李文革前系政治系系党委书记，当年三十六岁，山东

人，瘦高个儿，略为苍白的脸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，绿军装外

潇洒地披一件军大衣，颇有儒将风采。那时崇尚艰苦朴素，官

兵上下一律平等。他们住在位于Ｂ市远郊的华南师大，与Ｂ

市市委相隔十多里路程。他也每次与部下一样来去挤公共汽

车，在师大也与部下一样到食堂排队打饭。大家都称他“老

李”，他很高兴，这样称号彼此都感觉良好。一行人步行在Ｂ

市最宽阔繁华的大街上。到一水果店，一河北赵同学指着一

大堆柚子说“：这是什么？”“柚子。”店主回答。老李掏出钱叫

小金去买两个。小金叫小赵帮拿。他一手托了一个大柚子兴

致勃勃地问小金怎么吃，小金笑眯眯地说：“你把外边那一层

薄薄的青皮剥了，就像吃苹果那么吃！”他信以为真，便用小刀

把黄绿色带涩味有些呛人的柚子皮削了下来，小金等几个南

方同学都忍俊不禁地笑望着他。老李见他们反常的样子，不

禁暗暗纳罕，把小金悄悄叫到一旁笑道“：小金，你们在耍什么

鬼把戏！”小金笑而不答。又走到小赵身边，见他已把皮削完

正用询问的目光看着小金。小金一本正经地说：“白色的果肉

挺好吃，不信？你先尝尝！”他用小刀剜了一小块放在嘴里一

嚼。“哈哈哈哈！”看着他苦着脸皱着眉，像开闸的堤坝一样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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笑声从憋了好久的胸膛里爆发出来，一笑而不可收拾。不仅

她们几个南方同学，其他同学，连同老李及围观的路人全都开

心地大笑起来⋯⋯

俗话说“树大招风”，人们在电影电视（Ｂ市与北京一样也

有电视）里太熟悉他了，所以无论在路上还是饭馆里，总有人

认出了他就是首都红卫兵六大领袖之一李蓬一。由于在师大

食堂顿顿吃的是一角至一角伍分一份没有半点油腥的白菜豆

腐汤（本来老李及老师们可以去教师食堂，小金们可以去学生

食堂伙食就好得多，但当时都以艰苦朴素为荣，所以他们均在

客饭食堂就餐。记得一出身高干的男同学实在馋极了，对劣

菜抱怨了几句，颇为广大同学所不耻，认为他是养尊处优怕吃

苦的纨绔子弟）。精神归精神，但物质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

转移的，早上的稀饭馒头在长期没有油腥的肚子里消化尽了，

肚子早就咕咕叫着抗议。今天老李请客，看着一盘盘卤肉、红

烧排骨、油炸糖醋肉丸子，他们一个个偷偷地咽唾沫。没等最

后一道菜上齐他们便要开饭了！谁知此刻，一个须发皆白有

一张像核桃壳一样布满深深皱纹的脸的老大爷颤巍巍地走上

前来，一把拉住老李老泪纵横，泣不成声。他哽咽着断断续续

地说，他原在Ｂ市某厂工作，世世代代都是产业工人，五七

年，因他给厂党委书记提过意见（他认为书记信任的、提拔当

了车间主任的××是个心术不正的小人）就被打成反社会主

义分子。还把他弄得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，至今年近花甲仍无

依无靠，孑然一身。说着说着，悲怆的泪水沿着沟壑纵横的面

颊沿着干枯苍白的胡须点点滴滴落下，落进了在座的每个人

心里。那苦涩的泪水经滚烫的心一炙化着愤怒的青烟从口中

喷出。不知是谁先呼口号说出了大家的心声，有个人情不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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禁地高呼“：现在，是该革这些走资派的命，该打倒这些走资本

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时候了！”

“毛主席教导我们说：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

要的，是非常及时的。我们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

底！”

毛主席，你真是太英明太伟大了，对社会情况洞若观火！

毛主席，我向你老人家宣誓：‘我作为你的红小兵为了保卫你，

刀山敢上，火海敢闯，生是你的红小兵，死是你的红小鬼。想

及此，小金感到脸上发着圣洁神圣虔诚的光采，浑身热血沸

腾，更加感到这场文化大革命发动得真是太及时了，感到“不

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话，党就要变修，国要变色，就有千百万人

头落地”的危险绝不是危言耸听，铁的事实就在眼前。

Ｂ市的冬天也与四川差不多，天总是阴沉沉的难见笑脸，

不是下雨就是下雪，多数时候是雨夹杂着雪，潮湿的西北风像

雪水一样浸了过来，冷澈肌肤，又无取暖设备。雪一落地便

化，师大及Ｂ 街道上都是黑色的泥泞脏兮兮的，一市 踩满鞋

溅满污泥。

今天一早起来，嗬！真是太阳从西边升起了！躲在铅灰

色云层里的太阳终于羞答答地极不情愿地跳了出来，露出了

久违的笑脸。今天他们不出去，在师大印材料写大字报，往天

来去匆匆早出晚归，加之天气不好居多，既无时间也无兴致见

Ｂ师大校景，今天才发现原来她也是美的：金色的阳光照在经

十几天雨雪清洗过的齐腰深万年青墙上，照在花园里一丛丛

一尘不染苍翠的松树柏树上，尤其是那一株株开着红色、橙黄

色花朵的冬梅，在温暖的阳光下发散出一阵阵沁人心脾的幽

香，脉脉含情地报着春天的信息。这可是北京冬天没有的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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象！无怪乎人人都说江南好，看来，之所以把Ｂ市的冬天看

得一无是处，除了冬天天气不好之外，主要是小金无暇顾及罢

了。

小金与女友小张信步来到大字报专栏，看到有的大字报

把全国赫赫有名的七大领袖之一李蓬一写成“李蓬怡”，不禁

哑然失笑，又看到《首都红卫兵最新消息》，完全是坐井观天胡

编乱造，于是拿出钢笔在大字报上奋笔疾书：“一派胡

言！——一首都红卫兵。”在众多围观学生惊愕羡慕的注视

下，得意之色溢于言表，好不痛快！

三、有缘千里南北来相见，

无缘同窗五载如路人

小金来到一幢平房，门上挂着一块牌子，上写《中华大学

红卫兵驻Ｂ市联络站》。正当小金聚精会神地写大字报之

际，一个小伙子来到她的面前：“同学，我是中国大学驻Ｂ市

联络站的，我代表王大路（国大“天派”头头，首都著名的六大

红卫兵领袖之一），来与你们串联，以便步调一致，共同对准Ｂ

市资产阶级反动路线⋯⋯”

小金代表李蓬一接待了他。一见他，便有似曾相识之感，

但总也回想不起来。他，一米七的个子，一顶时髦的归军帽衬

出眉宇间一股英气，一件普通的旧军棉袄披在身上竟是那么

合体，英俊潇洒中，掩不住他那股秀逸脱俗的书卷气，颇像站

在河堤上一株俊秀挺拔的小白桦树。那天她穿着黄底黑格线

呢上衣，一条咖啡西裤，梳着那时女红卫兵流行时髦的“羊角

辫”。例行公事办完之后，他微笑地看着小金“：我们是老熟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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